
1956年7月29日，张大千与毕加索在古堡花园。

张大千和毕加索皆画艺精湛，特立独行，被西方媒体褒奖为“分踞中西画坛

的巨子”。1956年夏，张大千在法国尼斯港拜访毕加索，他们共进午餐，切磋画

艺，互赠作品，合影留念，度过了一个融洽而愉悦的下午，此举又被西方媒体称誉

为“中西画坛巨子的历史性的会见”。 □ 据《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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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演示毛笔的运用
1956年，57岁的张大千应法国卢浮宫博物

馆馆长乔治·萨尔的邀请，偕夫人徐雯波前往巴

黎，一连举办了两个画展：一是6月在巴黎赛那

奇博物馆的《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二

是7月在卢浮宫东画廊的《张大千近作展》。两

个画展都极为成功，让西方艺术家和观众们深

切地感受到了东方艺术的巨大魅力，法国媒体

甚至指出：“张大千的画法变化多端，造型技术

精湛，颜色时时革新，其画与西方画风对照，惟

有毕加索堪与张大千比拟……”

画展开幕式结束后，张大千提出要去会晤

有西方“艺坛教父”美誉的毕加索。然而，中外

朋友却众口一词予以劝阻，他们认为，毕加索天

马行空、心高气傲，总是拒人千里，让人难以捉

摸。当时留法的中国画家常玉、赵无极、潘玉良

皆直言不愿牵线联系，乔治·萨尔馆长也表示爱

莫能助。张大千心有不甘，让翻译直接打电话

给毕加索的秘书，一番周折后，毕加索答应张大

千在他的别墅会面。

7月29日中午11点30分，张大千夫妇如约

来到毕加索位于法国南部尼斯港的“加尼福里

亚”别墅。别墅紧依地中海，占地约百亩，毕加索

定居在这里已有10年时间，它原是一位公爵的

城堡，毕加索斥资百万美金购下后，将它装修成

富丽堂皇、豪华精致、拥有奢侈设施的古代宫殿

式建筑。

75岁的毕加索一改原先在家里赤膊赤脚、不

穿上衣、只穿短裤的习性，破例穿上了条子花纹衬

衫和非常正式的长裤、皮鞋，胡子也刮得干干净

净，热情接待了到访的张大千夫妇。主客用过午

餐后，毕加索将张大千迎进大画室。整个别墅布

置考究，但画室内却凌乱不堪，四处堆放着未完成

的画稿、雕塑以及半成品的陶器。毕加索捧出5

大本画册，每册约有30多张画，诚恳地对张大千

说：“这些都是我画的。我最近对中国画很感兴

趣，正在学习。张先生看看画得怎样？请多指

教。”西画大师竟然在自学中国画，这让张大千颇

感惊讶，他不由得好奇地翻阅着，可发现尽是些

“花鸟鱼虫”，显然是临摹齐白石的习作，笔法很是

稚嫩。于是委婉地说道：“你画得很好，但工具不

对。画水墨画应该用中国的毛笔，依靠含水的多

少来控制干湿浓淡，体现出‘墨分五色’。我们中

国画不求形似而重写意，素有诗、书、画融合的特

色……”说完，当场写下“张大千”三个大字，墨色

深浅有致，笔力苍劲雄厚，毕加索不禁叹为观止。

合影留念，互赠作品
毕加索随后又看着张大千，颇为不解地

说：“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为何要跑

到巴黎来学习艺术……不要说巴黎没有艺

术，整个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听

了一怔，连忙解释道：“毕加索先生太客气了，

我们中国画自然是源远流长，因为我们中国

是个历史太古老的民族，但西方也盛产出非

常多和非常优秀的艺术!”不料，毕加索却又

惊世骇俗地指出：“真的！这个世界上谈到艺

术，第一是你们中国的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

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于你们中国。

第三是非洲有艺术。所以我最莫名其妙的就

是，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东方人非要跑到巴

黎学艺术不可呢？”

这时，一位画商拿着 5 张签有毕加索名字

的画作进来，请画家鉴定真伪。毕加索一下子

变得狡黠起来，转而请张大千代为鉴定。张大

千心里知道，这是毕加索有意要考量他的艺术

涵养。他打起精神，审视再三，最后挑出两张赝

品。毕加索见状，钦佩不已，一旁的画商更是瞠

目结舌。事后，张大千仍心有余悸：“幸亏给我

说对了，万一错了，啷个下台？”

黄昏临近，毕加索邀请张大千夫妇去花园

散步，并陪同他们四处参观。毕加索平时不喜

欢别人为他照相，可是当徐雯波拿出相机时，他

却主动与张大千站在一起，于是定格下了两位

绘画大师的多张合影。毕加索兴味盎然，不无

幽默地建议大家一起戴上面具，因此又拍摄了

一组别有情趣的遮脸照。

欢快的时光总是短暂。临别前，很少送

人画作的毕加索将自己的一幅《西班牙牧神

像》赠送给张大千，又一反常态用英文补题

了“D.G.Chang”，以示尊重和友好。张大千

则把自己在巴黎所作的《墨竹图》作为回礼送

给毕加索。画面上，右边的竹子用浓墨挥写，

竹叶向上伸展，遒劲挺括；左边的竹子以淡墨

映衬，竹叶向下低垂，温柔纤丽；双竹情态各

异，浓淡错落，凸显出张大千笔下中国画墨分

五色、层次互见的笔墨神韵。画的一侧，则题

款“ 毕 加 索 老 法 家 一 笑 丙 申 之 夏 张 大 千

爰”。同时，将两支精制的中国毛笔和一套

中国汉代石刻画像拓片送给毕加索留念。

第二天，当代画坛东西方两大宗师———

张大千和毕加索在法国会晤的新闻，遍见欧美

报刊。

随着中原王朝对外交往活动

的不断深入，外语的重要性开始逐

步凸显。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外

语人才的培养只能依靠自学或者

师徒传承来完成，官方并无专门的

机构进行教习。直到明代开设“四

夷馆”，中国古代官方的外语与翻

译教学才开始走向制度化。

明朝建立之初，明廷与蒙古贵

族的接触非常频繁。这时，精通蒙

汉双语的翻译官就成为稀缺人

才。明太祖朱元璋曾命翰林院侍

讲火原洁（蒙古人）和编修马沙亦

黑（色目人）编纂首部蒙汉词典

——《华夷译语》，供翻译人员学习

使用，以使“使臣往复朔漠，皆能通

达其情”（《明太祖实录》）。

永乐年间，国内局势趋于稳

定，对外交往活跃，前来朝贡的外

国使团增多。为应对外事需求，明

成祖朱棣在永乐五年（1407 年）正

式“设四夷馆，译其文字”（《皇舆

考》）。从此，直至清末设立京师同

文馆之前，四夷馆一直是中央政府

培养外语翻译人才的主要阵地。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四夷馆俨

然是一座高等外语院校。馆内开

设多个语种专业，主要承担语言教

习和文书翻译工作。据《大明会

典》记载：“凡四方番夷翻译文字，

永乐五年设四夷馆，内分八馆，曰

鞑靼、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

夷、高昌、缅甸。”可见早期的四夷

馆就开设了八个语言专业，其中鞑

靼馆教习蒙古文，女直馆教习女真

文（即金朝时期创立的女真文字），

西番馆教习藏文，西天馆教习榜葛

兰文（即孟加拉文），回回馆教习波

斯文，百夷馆教习傣文，高昌馆教

习畏兀儿文（一种用回鹘字母书写

的文字），缅甸馆教习缅文。到了

正德八年（1513年），因泰缅一带局

势紧张，又增设八百馆，用以教习

兰纳文（即用于书写北部泰语的文

字）。万历七年（1579 年），因暹罗

贡使数度坚持用泰文提交国书（以

往暹罗的国书皆用波斯文书写），

明神宗又专门设立暹罗馆。至此，

形成了明代四夷馆十大语言专业。

与今日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

类似，四夷馆也接受国家行政机构

的管辖。“初设四夷馆隶属翰林院”

（《明史·职官制》）。起初，四夷馆

仅作为翰林院的附属教学机构而

存在。到了弘治七年（1494 年），

“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遂

改隶太常寺”（《明史·职官制》），中

央委派太常寺卿和少卿两名官员

来“提督四夷馆”，而四夷馆的上级

主管单位也换成了太常寺。

四夷馆的教师队伍来源比较

复杂。明初，前元时代的异族官员

大量出仕明朝，其中不少凭借其多

语种背景担任通事（即翻译）。到

四夷馆设立时，不少通事直接入四

夷馆任教，如《明成祖实录》就记

载：“（徐）晟，鞑靼人……哈的，回

回人。二人自永乐初以翻译外夷

文字召用……”随着郑和七下西洋，

大量外国使节赴京朝贡，明廷甚至

直接将这些使节召入四夷馆充作外

籍教员。比如《四夷馆考》曾载：“缅

甸人当丙、云清等六名以进贡至京，

俱留本馆教授”。这些缅甸使节一

直被留到天顺年间，缅甸派使团来

要，却遭明廷拒绝，最后竟全部客死

北京。此外，还有不少本馆的优秀

学生学成后直接留馆任教。

四夷馆的招生方式也颇为特

别。永乐年间，招生对象主要是各

地的监生，不过这时的招生工作居

然是强制性的，也并无定则。如

“永乐五年三月癸酉，命礼部选胡

敬等监生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

书”（《南雍志》），以命令的形式强

制送去学习翻译。对这些一心只

读圣贤书的监生而言，寒窗苦读就

是为了日后金榜题名，但进入四夷

馆，势必无法集中精力备考。就算

从四夷馆毕业，也至多得到个通事

一类的从九品“芝麻官”，对于有志

于科场的莘莘学子而言，实在得不

偿失。尽管朝廷在物质上对四夷

馆学生多有优待，却还是“诸生多

不悦，辄生谤议”（《国朝典汇》）。

有鉴于此，宣德以后，四夷馆

的招生范围开始扩大到官民子弟，

后又包括军民与匠吏子弟。这些无

功名在身的“待业”青年更看重四夷

馆的优厚待遇及毕业后授官的诱

惑，一时间趋之若鹜。“近年官员、军

民、匠吏之家子弟，往往私自投师习

学番字，希入翰林院译馆。”（《明英

宗实录》）可见报考有多火爆！因报

考人数过多，到了嘉靖年间，明廷将

录取标准全面收紧，提高了各语种

考试难度，还将录取年龄限定在25

岁以下，从而提高了录取质量。

四夷馆为明朝源源不断地提

供专业的翻译人才。到了清代，除

女真、鞑靼二馆被撤，四夷馆其余

八馆均留用。因满清统治者对

“夷”字多有忌讳，而将其更名为

“四译馆”。不过，随着统一战争的

进行，清朝疆域不断扩大，旧有的

四译馆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乾隆

十三年（1748年），清廷将负责接待

朝贡使节的“会同馆”与原“四译

馆”合并，改称“会同四译馆”，归礼

部所管。表面上将两机构合并于

一处，实际上则是四译馆被会同馆

整体吞并。随着教师与生源的流

失，四夷馆已名存实亡，直到咸丰

年间被京师同文馆取代，并在光绪

年间与会同馆一道被裁撤。

□据《北京晚报》

张大千与毕加索的“高峰会晤”

四夷馆：
第一所官办外语院校


